
唱
“

莲 花 落
”

的 人

高山顶点灯四下下晚 ，

大路 上 吹 号 一 溜溜 个风 ．

范丑 丑 本是我的名，

光棍 一 条度光阴 ．
… …

早几年在我们这 一 带， 经常见 他肩背褡裢 ， 手

提竹板， 走村串乡唱莲花落 。

他三十上下的年纪 ， 相貌端正 ， 四肢 无缺， 衣

帽还算整齐 。 他这个岁数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 ， 伸

手向人要是不会引起人们同情的 。 可是 ， 他凭着 一

张巧嘴唱莲花落 ， 却颇受人们欢迎1 只要他手中的

落子 （ 竹板 ） 一 响 ， 眨 眼 的 工 夫就会聚下 一 伙听

众 。

竹板 一 打莲花花开 ，

众位乡亲听明白 ，

七十二 个怪事情，

新娶的媳妇害男人 … …

有时唱得大姑娘啐地 ， 小媳妇脸红 ， 但总不见

人 散 。 唱到节 骨 眼处 ， 嘎然 而止 ， 要知后 事如何 ，

对 不起 — — 在乡 下 ， 请拿馍馍油糕来 J 在城里 ， 少

不得钞票 、 粮票 。 靠此谋生 ， 绝非义务宣传 。

他白天 四 下 里走串 ， 夜宿饲养 院 、

“
光 棍堂

”

，

和 四 乡 的年轻人打得火 热 。 谁家 要 有点儿为 难事 ，

只要他兜里有 ， 还肯解囊相助 。 他 常 转 的 几个村

村 ， 踢 开谁家的门也能吃上 碗热饭 。 他成 天 价嘻嘻

哈哈 ， 象是无忧 无虑 ， 日 子 过得 十 分快活 。 只是喝

上 几两烧酒后 ， 唱 起 《 光 棍 哭 妻 》 来 ， 眼泪
“
融

刷
，，

地直流 。

他心里苦着哪！

他二 十四岁那 一 年， 爹妈相继下世了 。 当他尽

了孝子的义务 ， 把二 老双亲安葬进黄土窝后 ， 人世

间属 于他的只有两孔黑魃魑的寒窑了 。

那年月 正 是
“

举旗抓纲学大寨”
的时候 ，

一 年

下来把人累得半死不活 ， 却分不上 一 分钱 。 丑 丑 光

棍 一 条， 又 没 一 丁点儿家庭副业 ， 穷得连点灯还 去

跟 隔壁借火 。

光棍的日月并不 比讨吃叫街强多少 。 出门 一 把

锁， 进门 一 把火， 汗手汗脚 ， 冷锅冷灶 ， 衣破没人

补， 四季赤脚跑 。 唉 ， 真是种下荞麦上来了碗豆 ，

灰得 连棱子 也没了 。 这样的光景哪个闺女肯上他的

土灶？

其实他也有过娶 媳妇的机会 ， 只不过他作酸白

白地耽误了 。

他十九岁那年， 父母双全 ， 家里的日月 也过得

富裕 ， 正 是他石 二 八 斗粜芝麻的时候 。 冬天 ， 公社

成立 业余剧 团 上县会演 ， 选中了他这个
“
金 嗓 子

”
。

一 台戏 下 来 他 就唱 红 了 ， 得 了个 一 等奖 ， 剧 照放 下

一 尺大 ， 荣荣耀耀地贴在县文化馆的展览橱窗里 。

丑 丑 一 时身价抬高百倍 ， 走到哪 里 总有 几个花朵朵

儿似的闺女向他飞媚 眼 。

和 他同 村的
一 个 闺女荷花 迷 上 了他 。 他到 哪 里

演出她就追到哪里看 。 惹得人直戳她的脊梁骨 。

有天 夜 里 ， 丑 丑 回家 路过场墙 下 ， 在艨朦胧胧的

月 色中 ， 冷丁 冒 出个人来 ， 倒把他吓了 一 跳 。 他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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瞅， 是荷花 。

“

半夜三 更不回家干甚？
斗

“
等你 … … ”

“等我？ 有啥当紧事？ 明儿个阳婆还上Ll _ 哩！
”

说罢 ， 丑 丑 就要走 。

荷花 一 把楸住了他的衣袖 ， 颤 抖 着 声 儿说；

“ 丑 丑 哥， 我实在憋不住啦 ， 娶我作媳妇 吧！ 我不

跟你要 一 丝 一 线 ， 只要你跟我好 。 丑 丑 哥 ， 我 不怕

劳动， 跟上你穷富也心甘情愿 ，
一 辈子不后悔I 丑

丑哥， 你骂我不要脸吧 ， 亲亲我吧！
”

她越说越激

动 ， 激动得流出了泪 ， 哭出了声， 身子直往他怀里

滚 。

荷花并不丑 ， 只是庄户 地的闺女脸儿黑 、 手儿

粗 ， 也不涂脂抹粉 ， 没得香味儿好闻 ， 正在春风得

意的丑 丑哪里能看得 上眼？ 他厌恶地把荷花推开 ，

哼了声 ， 扬长而 去 。 跌在地 上 的 荷 花 嘤 嘤 地 哭

起来 。

自从他推走了送上门的荷花， 往后就是打上灯

笼也没处找这么便宜的事儿了 。 娶个媳妇少 也得千

大 几 票票 ， 他哪 里掏得起7 这 件 事 他 一 直后 悔莫

及 。 可惜晚了， 人 家 并 没 有等他回 心转意 ， 出聘

了 。

随着穷日月 的来临 ， 他的唱戏名声也成昨日黄

花 ， 年轻轻的走上 了下坡 路 。 人 学 滑 了， 也学油

了 ， 他常常借唱消愁， 三 更半夜在寒窑里瞎嚎 。 在

正式场合下， 他的唱 无非是混支烟卷儿抽抽 。

那 是晚上在队房开会的时候， 队长快吼破 嗓子

了 ， 可是 ， 人们就是迷糊得直晃脑袋 。 于是 ， 队长

想起了丑 丑 。

“
丑 丑 ， 给大伙来段革命的， 提提神l

,,

丑 丑 揉着眼皮子 说：
"

想唱 哩 ，底气儿不足 。

”

队长只有这时才肯扔给他支烟卷儿 ， 说：
“

加

点儿料l
',

他大大咧咧地 叼 在 嘴 巴上 ， 点着 ， 吸溜上几

口 ， 这才懒洋洋地 唱 起来。

一 道清河水 ，
一 座 虎头山 ，

大寨哪个就在山下边 … …

他越唱声儿越长 ， 越长声儿越颤 ， 唱的 比 哭 还

难听 。 队长听得直咧嘴 ， 提醒 道。

“
丑 丑 ， 凉调 了I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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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嘿嘿 ， 心 也凉板板的 r ! 要 不唱段 《 哭妻 》

吧？
”

“
屁 ， 封资修l

”

“
好好好， 那就来没 （ 无 ）的 吧 ，

…

他也不唱 了， 只管熏开
'

r 烟 。

他开了讨吃这 一 窍， 还 是 凭 了 个偶然的机缶

呢l

那天他 又揭 不开锅 了 ， 找队长借粮 。 库房 里 明

明存着白面 ， 可队长死活 不借给 。 让他磨缠得没法

子了 ， 才批给他十斤玉茭子的条子 。 他拿着条子找

保管员打粮， 正 碰上
一 个讨吃老 汉在队房前打场子

唱莲花落 。 那老 汉 嗓音听起来象面破锣， 可 人们还

听得津津有味 。 只唱了 一 顿饭的工 夫， 保管员就从

库房里给挖了两碗白面 。 保管员边给讨吃子装面逝

说 t

“

给讨吃子穷不了人 ， 行好积德还长命 。

”

丑 丑 心头 一 动 ， 也不向保管员 打粮了 ， 问道：

“
行好积德的胖保管 ， 我 唱 段 莲 花落给多少白面

呀?
,,

胖保管笑嘻嘻地说；

“
你也要唱？ 嗨 ， 你要唱

呀 ， 加倍 ， 四碗I
,,

“
汉 子 一 言？

”

“
龟孙子才翻 口！

’’

众人说：

“
丑 丑 ， 唱吧 ， 白挣他四碗面哩！

,

丑 丑 笑笑， 和那老汉借过落子 ， 不慌不忙地 唱

起来；

竹板 一 打唱起来 ，

四碗白面挖出来 。

要问 丑 丑 唱个啥？

表表如 今 的生产 队 。

队长也分那么点儿粮，

又娶 媳妇 又 盖房 。

会计也分那 么点儿粮，

纸烟 一 根 比 一 根长 。

保管员 也分那 么点儿粮，

全家吃下个双 脊梁 。

社员喝 了点灰汤 汤 ，

拄了 个铁锹靠 了个墙 。
… …

人们 连声喝彩 ， 笑得前仰后合 。 讨吃老 汉 仲起

大拇指夸奖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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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真是深山出俊鸟 。 这后生肯要干我这 一 行，

几天就唱红 了！
”

胖保管边给他挖面边骂道；
" 真是个活宝l

,

丑 丑 提上头 一 回用唱挣来的白面 ， 当场向乡亲

们宣布；

“

嗨 ， 我范丑 丑今儿个才认准 一 条阳关道： 讨

吃l
9

唱莲花落讨吃， 虽说是个下九流行道 ， 可丑 丑

跟着这个还险些儿抖活起来呢l

原来政治空气 一 天 三 变 化 ， 学
“
大

”
不新鲜

了， 又加上了个学
“
小

”
。 说说唱唱， 吟诗作画 ，

美其名日
“
抓人头

”
。 村村队队都要搞 ， 范家湾被

列为重点， 县上还专门派工 作组来检查 。 除了 口 头

汇报 ， 还得现 场表演 。 大队这 时才想到 丑 丑 是个学

“

小
”

的人材 ， 派人把他请了回来 。 当天晚上 ， 好

酒好菜 ， 热情招待， 支书队长亲自陪客劝酒 。 这对

丑 丑来说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儿 。 他喝得云 天雾地 ，

把 胸脯拍得
“
叭 叭

”

响 ， 慷慨激昂 地说：

“
我 丑 丑 也是范家湾有名有样的好社员 ， 漫不

说学小 ， 就是学没的 ， 也能学好 。

”

现场会还得几天开 ， 丑 丑闲着没事几千 ， 穿着大

队给他买的新制服游来荡去 ， 好不快活 。 这 几 年

他讨吃讨得手中有了几个钱， 买了好几条纸烟， 见

人就敬 一 支 。 光凭这 一 点， 也使穷庄户 人对他的发

迹赞 叹不 已了 。 这家请他吃， 那家拉他喝 。 他仿佛

不是出外讨吃， 丽是做官为宦， 荣归故里 了l

范丑 丑在现场会上唱了段莲花落， 无非是些陈

词滥调 ， 可也使会议 添 色不少 。 县革委会主任还握

着他的手说 t

“范丑 丑 同志 ， 你唱得很不错嘛！ 不过还得编

些批判孔老 二 的东西哟I
,'

丑 丑笑嘻嘻地说 t
“
对对对 ， 不 但 批 判 孔老

= ， 孔老大也 得批上 。

刀

主任让他逗乐了， 转脸对支书说：

“
象这样根

正苗 红 、 又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好同志 ， 你们应该考

虑 吐故纳新嘛I
,,

支书听 了 哭笑不 得 ， 唯唯诺 诺 。 丑 丑 忙说：

“ 我不恶 心 ， 用不着吐 ， 用不着吐 。 嘿嘿 。

”

看来丑 丑 快要时来 运转了 。 可惜好景不长， 现

场会 一 散， 他的历史任务也算完结了 。 前不久派人

找他回来的支书， 又为如何安置他发了愁 。 他已经

是 匹拴不住的野马， 放匾队里还得出外讨吃 。 要让

县革委主任知道他指示
“ 吐故纳新

”
的人讨百吃，

那 还 得了？ 恩来想去 ， 猛然想起个好去处： 送 他住

公社坏人学习班， 管束了他不说， 还有个吃热饭的

地方 。

丑 丑 一 听就跳起来 ， 生 气 地 说：
“

哎 呀 ， 支

书 ， 你这么办可真不够意思 。 卸 磨 杀 驴 ， 过 河 拆

桥 。 我范丑 丑十八辈子 正 二 八 经的贫下中农， 住的

哪号子坏人班？
”

支书也拉下了脸， 说；
“
丑 丑 ， 你不要不识抬

举 ， 只不过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 ， 你发哈灰？ 要 沦

这几年你讨吃叫街给学大寨抹黑， 专你的政也够着

啦！
”

丑 丑气得连连跺脚 ， 背 起 了 褡 裢说：
“

好 好

好 ， 你当你 的大支书 ， 我唱我的莲 花落 ， 此 地不 留

爷 ， 自有留爷处 。 处处不留爷， 再住学习 班I
,'

说罢 ， 拔腿就走 。

支书气得千瞪 眼 。

四

丑 丑 重操旧 业，
一 晃 四 年过去了 。

这天 ， 他来到 一 个小I1l 村 ， 走进 一 处青石砌墙

的院子 ， 打响 了落子 ， 唱起来：

石头砌下个 四方院，

窑洞赛过那 金銮殿，

大年接回个财神爷，

掌柜子欢喜多给面 。

窑门
“
咯吱吱

”
响 ， 出来个年轻女人 。 她手 里

端着 半碗面 ， 身后 跟 着 个 八 、 九岁 的娃 娃 。 丑 丑 一

看愣住了， 那女人手中 的碗
“
咣

’’
地摔在地 上 ， 跌

成好几瓣 。 丑 丑 叫了声。

“ 荷花 … …
”

荷花拉着娃娃 ，
一 头钻进窑门）

"

咣当
,,

- 声

插死了门 。 丑 丑 盯着破碗发了会儿呆 ， 长 叹 一 声 ，

垂头丧气地 出 了院子 。

晚上 ， 他就睡在 了这村的饲养院里 。 牛倒嚼 、

马啃槽 ， 弄 得 他 心慌 意 乱 。 他躺 在冰凉的炕上 ， 大

瞪着两 眼睡 不着 。 恍然间 ， 他fb 佛听到了 一 个姑 娘

嘤嘤的哭声 。 他吃惊地爬起来 ， 只有风吹大杨树飒

飒响 。 他叹 口 气 ， 躺下来 。 这多年， 他没少给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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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喜欢， 每当看到人家小两 口 欢天喜地的， 他总想

起荷花来 。 当时要是和她好， 或许如今还走不下这

条灰路路 。 真是山不转路转， 想不到十多年后， 讨，

吃上 了人家的门 。 唉l

那几天 ， 他有点儿丧魂失魄， 只在周围村村打

转转 。 他想再见荷花 一 面 ， 可 又没勇气再走进人家

的院子 。 他向村里 人 打听荷花家的光景 ， 才知道她

丈夫 E 死 二 年多了 。 怪不得那天见她穿得补丁 摞补

丁 ， 庄户 人穷，寡妇的光景更难过啊l 他打定了主意

萝攒 一 笔钱送给荷花 ， 补偿年轻时欠下的亏 心债 。

没等他实施既定方针 ，
一 场重病打倒 了他的身

子 。
一

，

山里偏僻， 请个医生也难， 人病了 全 凭 拿 命

抗 。

一 个举目 无亲的外乡人， 更是该死不得活了 。

他躺在饲养院的土炕上 ， 昏迷不醒 。 昏沉 沉间 ， 他

仿佛见荷花站在他面前 ，拉着 他的手 ，笑 盈 盈地说；

“ 丑 丑哥， 我给你作媳妇来啦 。

”
他 睁 开 了 眼 ，

啊 ， 真是荷花站在他面前 。 他 激 动 地 抓住了她的

手 ， 死死地不放 。 他听到 一 声惊叫， 又昏过去了 。

五

那天 ， 荷花意外地见到了丑 丑 ， 心 里 就象打翻

了 五味瓶 ， 也 不知是个啥滋味了 。

当年， 她迷 丑 丑 迷得太厉害了 。 那 天 ， 她不顾

一 个黄花闺女的羞耻向 丑 丑 求爱 ， 想 不到被丑 丑狠

狠 地推了 一 把 。 这 一 把才算把她推醒了 ： 她攀不上

人家的高枝儿 。 她大躺了好几天炕 ， 正 碰 上有人给

她提亲， 她赌了 口 气 ， 也不管人好人赖了 ， 给她爹

要了千 二 财礼 ， 出聘到 远离家乡的山村村 。

她 心 里 还惦念着 丑 丑 。 她 想 丑 丑 ， 又怕见 了 丑

丑 ， 躲着连妈家也不肯住 。 丈夫是个老实 巴脚的山

里 人 ， 虽然岁数比 她大十来岁 ， 可对她百依百顺 。

每当 她在丈夫怀里 想起 丑 丑 时 ， 总觉得是个罪过 。

她 咬定牙 根 ， 往后 再不 去想 那 个 没 良心 的 丑 丑 。 可

是 ， 当她生下娃娃后 ， 丈夫跟她商量着 给儿子 起个

名儿 ， 她脱 口 而出 ：

“
丑 丑！

”

她打发爹妈时 回 过两回范 家湾 ， 才知 道丑 丑 讨

吃去了 。 她为他难过 ， 可 又有 些幸灾乐 祸 ： 那 号
-

f

人 ， 打
一 辈子光棍 也活该 。 丈 夫病死后 ， 她身边 只

有小丑 丑 这 么个亲人了 。 她白 天看着小 丑 丑 ， 夜晚

搂着小丑 丑 ， 小丑 丑 成了她的命根根 。

6 0

庄户 人穷， 山里人更苦寒 。 很少有闺女愿进 山

来 ， 山里的寡妇也很难再出 山 。 荷花是个刚满 三 十

岁的小寡妇 ， 村里好多人眼馋着呢I 撩门拨窗， 涎

皮赖脸的 ， 有的是 。 有天半夜她 正睡得香 ， 冷不防

伸进盖窝筒 一

只凉手来 ， 她跳起来用早 准备好的 一

把勺子就刨 ， 那人惨叫 一 声逃 跑了 。 第 二 天， 光棍

队长头上裹着圈儿白布上门了 ， 哼鼻子瞪眼跟她要

口 粮款 。

荷花有时也想找个主儿 ， 可 一 下 又 没个合适

的 。 她好像在等待着 。 等谁呢？难道是那个冤家吗？

这几天 ，她心乱如麻， 听说丑 丑 还在村里转 ，便

躲着连门 也不出 。 队里住饲养 院的老 汉 寻 上了门 ，

说：

“荷花 ， 那个讨吃子可病在饲养院啦 。

一

荷花脸 一 下变白 了 ， 嘴里冷冷地说 t
“
他病不

病跟我有甚相干I
,,

“
咳 ， 荷花 ， 那 人烧得象块火炭 ， 昏迷不醒 ，

说胡话就念叨你的名字哩 。 我 寻 思 跟 你 口 音差 不

多 ， 当沾亲带故的 哩 。 唉， 出门在外 ， 怕是要做孤

魂野鬼了l
',

老 汉 叹着气， 摇着脑袋瓜走了 。 荷花爬在炕上

大哭起来 。 哭着哭着 ， 跳下炕， 跑到了饲养院 。

她央人把病丑 丑 抬回自 己的窑里 。 又跑了十 几

里 山路哀求医生上 门 ， 打针输液 ， 折腾了好几天 ，

这才使 丑 丑 死而复生 。

^

，、

当丑 丑 从昏迷中醒过来 ， 见是被他 伤 透 了 心

的荷花救了他时 ， 由不得痛哭起来 。 荷花眼圈儿 一

红 ， 生气地说：

“
你 哭啥？ 辽 嫌折磨得 人 不苦？

”

这几天荷花累得 圃团转 。 她顶着接野汉子的 丑

名 ， 白天出外劳动 ， 夜里 整囫囵身子睡 一 会儿 。 她

眼窝儿发青 ， 本来就削瘦的脸更憔悴了 。 她尽量 给

他变花样儿 吃好 的 ， 打 上 两 颗鸡蛋她 一 口 也 不尝 ， 大

小 丑 丑 一 入 一 个 。 累是累 ， 可她的眼角 挂上了喜色 。

荷花越对他好 ， 他越觉得 不安 。 他虽然和荷花

在 一 个锅 里搅稀稠 ， 但 心 里 却没有 一 点儿非份的念

头了 ； 过去 他觉得 荷花 配 不 上 他； 如今他觉得 自 己

不论哪点儿也配不 上荷花 。 他感到再不能拖累荷花

了 。 这天吃过早饭 ， 他露出了 要走的意思 ， 荷花愣

怔了下 ， 冷冷 地说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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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要走就快走I

”

小丑 丑 和大丑 丑 混熟了， 抱住他的胳膊嚷嚷着

不放手， 荷花沉下了脸， 拉过了儿子 。

丑 丑 背上 了褡裢出 了窑门 ， 荷花并没有出来送

他 。 他站在当院， 脚就象有千斤重 ， 怎么也迈不开

步 了 。

日头明晃晃地照着 翠绿的山村 ， 山坡上花儿 正

红 ， 田 地里禾苗流绿 。 人世问 是多 么美好啊l 他猛

地转 回身， 风 一 般地跑回窑里 ，
一 把抓住荷花枯瘦

的手指， 浑身打着抖 ，
一 口气地说：

“

荷花， 作我的媳妇 w l 我 会 对 你 好，
一 辈

子 ， 真的！
”

荷花的脸 一 下变得煞白 ， 甩开了他的手 。

丑 丑 痛苦地问：
“
你还记恨我?

,

猛地 ， 荷花暴怒起来；
“
我恨 你？ 我 就 是 恨

你！ 我真后 悔不该救你 ， 让 你喂 了狗才好l 你讨 吃

去 吧 ， 让你活下来就是为了还让你讨吃？ 走呀 ， 你

走呀 ， 下 一 辈子也另lj 登我的门l
',

丑 丑流出了泪， 他从褡裢里掏出了 两副落予 ，

“ 哗啦
”

下 扔在灶火旯旮， 又 上 去 狠 狠地跺了两

脚 。

荷花
“ 哇,

地放声哭 了， 哭着哭着 ， 转身抱住

小 丑 丑 ， 发疯似的亲了起来 。

七

范 丑 丑 这回真的荣 归故 里 了 ， 他领着 媳妇 ， 带

着 儿 子 ， 体体面面 地回到了范家湾 。 形 势 早 已 交

了 ， 也没人追查他给大寨红旗抹黑的事了 ， 大队还

给了他些救济款， 生产队还帮他安家 ， 邻居们帮他

做点营生 ， 送点儿醋 ， 菜 。

荷花 一 心扑在过日子上 ， 把两孔寒窑抹得光溜

溜 ， 刷得粉团儿白， 还贴上了 《 梁山伯与祝英台 》

的画儿 。 两 口子起早搭黑 ， 垒起了院墙 ， 盖好了鸡

窝 、 兔窝 、 猪圈 、 牛圈 。 昔 日 荒凉的土 窑前 ， 很快

响 起 了家畜的欢叫声 。

过罢年 ， 队里 又分了
“
责任 田

,
。 没 二 年他家

的 日 子过得象盆火 。 盖起了 三 间新房 ， 添了车子 、

缝 纫 枫 、 自行车 ， 最 近 还 打算 买 台
“

小 四 轮
”

呢1

小 丑 丑 已 经是 四年级的学生了 ， 考试成绩回回全校

第
一 名 。 荷花见小丑 丑 挺争气 ， 将来有些出息 ， 也

对得起他生身 父亲了 。 日子过得快活， 她也想打扮

打扮 。 丑丑逼着她进城烫个卷卷毛头， 她真格进了

城 。 不过她没烫卷卷毛 ， 而是给父子俩各买了身新

衣裳， 还提回了两瓶杏花村产的
“

竹叶青
”

。

这天晚上 ， 荷花慰劳丑 丑 ： 炒菜 、

“
竹叶青

,

、

下 饺子 。 荷花给他斟满了 一 盅儿酒 ， 笑盈 盈地说；

“
丑 丑爹 ， 这 二年你辛苦了 ， 多喝 一 盅儿 。

”

丑 丑 也给媳妇儿倒了 一 盅儿 ， 感慨地说 ；
甜
丑

丑 妈 ， 你比我更辛苦 。 来 ， 咱夫妻喝个双 盅儿 ， 补

补拜天 地的亏 空 。

,,

夫妻 二 人欢天喜地 地喝过了酒 ，

‘

荷花抿着嘴直

乐 。 丑 丑 问：

“
丑 丑妈 ， 乐甚呢?

n

荷花说：
“
我想起个事儿来 。 暖， 我问你 ， 还

想唱莲花落吗？
”

丑 丑 连忙说：
“
不不不 ， 提 起 那 事 儿还丢人

哩！ 丑 丑妈 ， 昨想起个问这?
,'

荷花说 ；
“
夜几个我听大队的人说， 要办个剧

团 ， 红火红火哩 。

’,

“
办剧 团？

,'

“
支书说还要来请你当团长哩 。

,) ．

自从那年 现场会后， 丑 丑 一 直对支书有气儿，

一 听说支书要来请他 ， 不 高 兴 地 说：
"
他请我7

．哼 ， 我才 不 千 哩I
,,

荷花说：
“
你呀 ， 穷汉乍有钱 ， 忘了那 二 年 。

过去的事能全怪支书 一 个人？ 再说人家早 跟你赔礼

道歉啦 ， 你不要变成个属 猪的 — — 咬住不放 。

，，

丑 丑 笑 了 ， 说：
"

倒是这 么 个 理儿 。 丑 丑 妈 。

照 你这 么说这戏还唱 得?
'

荷花喝 了酒： 脸儿红 红的象搽上 了胭脂， 娇嗅

地瞪 了他 一 眼 ， 笑着说 。
"

昨唱 不得？ 过去唱是讨

吃要饭哩 ， 如今唱是 红火乐意 哩 。 实话跟你说吧 ，

我也报名啦l
”

“真的7
,,

“
你看我不象t

,'

丑 丑欢喜地 一 拍大腿 ， 说：
“ 象 — — 丑 丑 妈 ，

听你的f 这 圆咱夫妻俩唱它出 《打樱桃 》 ， 对着人

前众 面 ， 亮亮的叫它几声哥哥妹妹J
”

’

荷花让他逗乐 了 ， 用拳头擂着他的肩踌头 ，

略略咯地笑出满眼泪花儿来 。

曩花 ． 张先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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